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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团长”的困惑与难关

在长沙县黄兴新村下凉塘组，黄国辉成为“团长”

已经 8 年了，是最早吃到团购下乡“红利”的一批人，

她在村里开小卖部已有 20 多年，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她入驻了兴盛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几乎所

有市面上的平台，一天要处理 200 多单，每月能多

挣 4000 元。

多赚点钱，成了黄国辉这些年来努力经营团购事

业的动力。“我觉得团购下乡是好事，乡亲们图个方便、

实惠、放心。”黄国辉说，“团购群”就像个“小淘宝”，

要什么有什么，从每天要吃的蔬菜水果、肉蛋生鲜，

到个护清洁、厨房用品，甚至家里养鸡鸭需要的玉

米饲料，村民们都能买到，一应俱全。

“有些东西村里小店不进或者价格高，平台上选

择多还便宜。”万一遇到物品不满意，村民也能直接

找她，“我能帮忙沟通售后，他们觉得有保障”。一

次，一位老顾客刚买上的电视机一通电就冒出了“雪

花点”，对方很生气地找来，要求退货。将近三千元

的电视机，经黄国辉与商家沟通，很快就退货成功了。

2020 年，社区团购迎来爆发式增长，美团、拼

多多等互联网巨头携重金入局，开启了激烈的“百团

大战”，乡村团长们也吃了一波红利。但当资本的狂

热退潮，像黄国辉这样的一线“团长”也逐渐面临

着困惑与难关。

“平台变少了。”今年，美团优选业务撤出湖南，

黄国辉无奈放弃。而频繁的售后问题与降低的佣金

也让她头疼不已。“有时一单就赚 2 毛钱，送一包纸

或一包盐就亏本了，还有顾客下单肉类后第二天又去

赶集买了，第三天平台配送的冷鲜食品送达时就不

要了，但平台以‘无质量问题’为由拒绝退货。”黄

国辉夹在中间，在平台和村民间的拉锯战令她心力交

瘁。于是，她退出了“麻烦”更多的平台，只留下了

一家，生意比起巅峰期差了不少。

黄国辉想过“引流”拓展新客户，但村里来来回

回就这些老熟人，没有效果。她想上网搜其他“团长”

的经验，却发现大家都在“自救”：有的运用商业化

思维，开始主动研究平台规则，凑单领每日奖励，有

的更积极地去维护村里的关系网，“卷”送货、搬货。

黄国辉做不到这些，她已经快 60 岁，体力、脑

力都跟不上。

团购收入虽不比当年，但稳定的“零花钱”给了

她底气。近年来，黄国辉找到了新爱好——定期组

织村里同龄的老姐妹一起旅游。“一个月去几次，一

日游比较多，长沙周边都去遍了，还去过北京、湖北。”

如今，黄国辉仍在清晨打开店门，迎接配送车的

到来，只是心态已与往日不同。“从一份养家糊口的‘生

计’，渐渐变成维系邻里关系、保持生活节奏的‘习

惯’。”

（上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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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成乡村社区团购“团长”主力军

不久前，一篇《村里最忙的女人，

卷入乡村团购战》的报道让乡村“团

长”进入了大众的视线，在该报道

所引用的论文《“斜杠阿姨”作为“人

肉补丁”：平台经济浪潮下的乡村团

购“团长”研究》中提到，在作为

社区团购发源地的湖南，其下属的

市州乡村里，一群中年妇女在家务、

农忙、工作的间隙，兼职成为社区

团购的“团长”，她们通过身体的多

层劳动，调用自身资源策略性地解

决了社区团购下乡后面临的数字地

图在“最后一公里”失效、老年乡

村居民媒介使用素养与习惯的缺乏

等难题。

2025 年 12月，美团优选在广东、

浙江等地悄然挂出关停告示。之

后，其他平台也陆续退出社区团购

赛道，这意味着经历了5 年的混战，

社区团购逐渐迎来了新变化。经历

近 10 年的发展，不少社区团购平台

培养出了一部分忠实的用户，而在县

域农村市场，社区团购又极大改善

了消费者购物便利性不足、商品丰

富度不够的困境。社区团购作为新

业态中崛起的代表力量，其成长速

度不容小觑。为了探清社区团购的

运营模式，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了湘潭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

授张立。

张立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

理、营销管理、消费者行为，她曾

经主持过湖南省教育厅项目，以湖

南零售业发展模式与战略为课题进

行过研究，早在社区团购发展初期，

她就曾带领团队研究过多个社区团

购平台的运营模式。

“随着平台经济逐渐与数字乡村

深度融合，‘团长’在乡村中也逐渐

增加。”在观察中，张立发现：“目

前多项实证调研显示，乡村的社区

团购‘团长’以女性为主，她们大多

数是乡村的宝妈、店主或退休人员。”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

立认为，这首先与农村女性在家庭

与社会中的多重身份有关，她们既

要承担家务，同时也要赚取额外收

入来贴补家庭日常生活开销，兼职

的模式不仅不会占用她们的大部分

时间，影响家庭和本职工作，还能

够降低资金风险。同时，为了降低

运营拉新成本，并提升交易的可信

度，平台在招募乡村“团长”时也更

倾向于熟人关系好、口碑佳的女性。

在张立看来，这些“女团长”

凭借在乡村的熟人网络和信任资本，

把城市品牌、生鲜、日用商品快速

引入乡村，显著提升了“数字消费”

的渗透率。她们通过微信群、邻里

往来的渠道进行宣传，实打实地帮

助村民突破“最后一公里”物流瓶颈，

使购物更便捷、价格更透明，让乡

村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随之提升，

对乡村消费结构的升级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不仅如此，在部分地区，“团

长”在推动当地农产品上行、引入

外部优质商品下行的过程中，形成

了产供销闭环，推动了农村经济的

多元化发展，契合《数字乡村发展

行动计划》所倡导的产业升级与消

费升级目标。

为“女团长”提供全流程创业培训

“但要想当好一名‘团长’并不

容易。”张立说，在乡村社区团购

这一新消费链条里，可以将这群“团

长”视为经营者，是平台与团购客

户之间的桥梁和关键角色。也因此，

司法实践明确将从事持续性、营利

性销售的“团长”认定为“销售者”。

当消费者发现收到的商品出现问题

时，“团长”通常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其法律身份是责任判定的关键。这

意味着，对于商品质量、虚假宣传

或因储存不当导致商品损坏或变质

等问题，“团长”难辞其咎。

这无形中对乡村“女团长”的

要求更高，她们往往面临着传统角

色与数字劳动的双重压力。更严峻

的是，平台经济中有时会存在不规

范甚至违法的乱象。

张立认为，乡村“女团长”可

发挥性别优势，当“团长”前可主

动寻求相关培训，仔细甄别平台资

质，审慎对待合同条款，将“团长”

身份视为一项需要专业知识和权益

意识的“小微创业”。同时，系统

性培训是提升专业性的直接途径，

创新激励与模式升级是激发服务活

力的关键。

“建议由平台或政府主导开展

包括线上平台操作、供应链管理、

社群运营等培训，将‘团长’的本

地化优势转化为专业的服务能力。”

张立告诉记者，此前，江苏泰州、

山东威海等地就曾为“团长”举办

技能提升培训，提供从选品到售后

的全程创业指导，“只有构建‘平台

赋能 + 政府引导 + 基层组织支持’

的多方共治体系，才能将乡村团长

从零散的‘兼职者’，培育成为推动

乡村消费升级的专业化力量。”

鼓励更多“女团长”激活乡村经济

在广袤的乡村，有一群中老年

女性正凭借其固有的社会网络、吃

苦耐劳的韧性以及对新事物的尝试

勇气，成为激活乡村经济、连接数

字生活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她力量”。

她们从事的远不只是一份添补

家用的“兼职”。在乡村日益多元的

职业体系中，“团长”这类灵活、轻

型、依托于人情信用的新角色，为

许多困于家庭、年龄或地域的中老

年女性，提供了一个低门槛、可持

续的参与社会生产与价值创造的机

会。它不仅是收入的补充，更是社

会参与感、自我价值感的提升。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的

大背景下，我们乐见并鼓励更多元、

更灵活的就业形态在乡村生根。这

需要平台企业更稳健、更负责任的

下沉，设计更符合乡村实际、能保

障团长基本权益的合作机制；也需

要基层村镇组织、妇联等给予更多

关注与引导。同时，跃跃欲试的“准

团长”们也需多一份清醒：任何商

业行为皆有风险。在选择平台时，

需仔细甄别其运营稳定性与售后规

则；在经营中，要留心避免不必要

的纠纷。

当乡村“斜杠阿姨”的微小努

力被看见、被赋能，其所汇集的将

是乡村振兴稳定而充满活力的内生

动力。这份动力关乎经济，更关乎

无数普通乡村女性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

编后

黄国辉找到了新爱好：和村里的姐妹去旅游。

张 立 正 给
学 生 上 一
堂 关 于 社
区 团 购 的
课。


